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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周
年

·广告

国庆期间，上海音乐学院位于

淮海中路一侧的围墙悄然消失，漂

亮的德国文艺复兴风格建筑映入

行人眼帘。绿地环绕，沿着步道，

市民可以走进上音校园，游览漂亮

的老洋房，感受艺术的熏陶。

除了位于淮海中路1131号

的“音乐城堡”，草坪旁淮海中路

1189号的红砖房也很“吸睛”（见

上图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这

栋始建于1936年的英国花园建

筑风格楼房曾是私宅。因为面朝

淮海中路，上音将其规划为美育

楼，用学校创始人蔡元培先生的

名字命名的元培大讲堂就在这里

举办。

此外，淮海中路1199号、淮海

中路1209号等建筑，也都历史悠

久且各具特色。

为把最好的资源留给市民，上

音拆除了4栋建筑，打造了一个占

地3300平方米的美丽花园。今

后，市民可以在这里休憩、打卡，可

以到旁边的1189号看展览，到上

音歌剧院听音乐会，观看歌剧、芭

蕾，也可以到1131号偶遇大师。

不少市民感叹，身边的美景多起

来了。 本报记者 赵玥

打开围墙
诗意流淌

上海音乐学院
向市民开放校园

三代人方能成就
悲欣交集的《惊梦》

□ 朱 光

喜剧，貌似繁荣到每个人都能

说3分钟脱口秀；喜剧，要高级到承

载哲学、美学内涵乃至时代变迁、历

史风云，那只有这家祖孙三代才能

做到——由陈佩斯、陈大愚父子乃

至陈强老爷子入梗的话剧《惊梦》连

日来在上海大剧院热演。由上海戏

剧学院中国话剧研究中心联合北京

大道文化公司一起举办的研讨会

上，学者专家均认为这部“戏中有两

出戏”的话剧，“在历史的断裂处，同

时激发出我们的笑与泪。”

两出戏 对称且辩证
上戏教授孙惠柱表示：“遍览

中西戏剧，几乎没有一部戏可以同

时包含两出戏中戏。”话剧《惊梦》

得名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一台话剧

中包含着昆剧《牡丹亭》中的一折

《惊梦》。

除了昆剧《惊梦》之外，还有歌

剧《白毛女》——前者是承载着中国

传统美学密码的经典，后者是1945

年延安鲁艺集体创作的新经典。由

陈佩斯扮演的和春社班主童孝璋，

口头禅是“世道乱，规矩不能乱”。

他应承了戏痴常少爷（陈大愚饰）在

先，岂料戏未上演，解放军抵达，慕

名前来邀约劳军大戏——《白毛

女》。昆班包括班主一起赶鸭子上

架，效果好到战士差点一枪毙了黄

世仁——这是发生过的真事儿，当

时扮演黄世仁的正是陈佩斯的父

亲、参加《白毛女》创作组的陈强。

戏里戏外的喜感与惩恶扬善的快感

交织叠加，让剧场效果爆棚。

孙惠柱表示：“两出戏的对称，

与陈佩斯与陈大愚父子的对称，以

及话剧与戏曲的对称……该剧最巧

妙的就在于各种对称之中的辩证。”

高层次 哲学加美学
上戏戏文系主任陈军教授表

示，喜剧有三个层次，最肤浅的就

是以别人的生理残疾为笑料，略胜

一筹的是笑声中能塑造人物或针

砭时弊，最高级的喜剧则是包含着

哲学思考与美学追求。上戏教授

丁罗男也对此展开分析：“当下很多

人把可笑性与喜剧性混为一谈——

有些可笑的事情，并不具有喜剧的

高度。”

南京大学马俊山教授认为，《惊

梦》以喜剧甚至闹剧的形式，思考并

表现传统雅文化在历史断裂处的执

着、痛苦、焦灼和浸润其间挣扎不

断、难免面对式微的悲剧命运，是当

代戏剧审美的重大突破。

丁罗男教授也肯定了该剧在近

百年来中国喜剧史上的突破——中

国喜剧在五四以后大致分三种走势

——丁西林的知识分子式的幽默喜

剧；李健吾、杨绛为代表的世俗喜

剧；陈白尘为代表的讽刺喜剧。而

《惊梦》是具有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

的新一类——走向悲喜剧的喜剧，

好在悲喜融合、抛出悖论。

观众缘 艺术性并接地气
《惊梦》的喜剧性，是由观众与

台上的演员共同完成的。剧组透

露，在天津演时，观众带着审视的目

光打量这台戏，一句一反思。在上

海演时，观众最为放松，效果非常

好。陈佩斯与编剧毓钺都不是科班

出身，一个没读过艺术院校，一个早

早就入伍当兵，但正是因为接地气，

所以《惊梦》“说人话”——昆班班主

始终认为：“规矩不能乱”；班主贤内

助则不得不考虑生计：“钱难挣、屎

难吃。大白馒头不会从天上掉下

来。”中国共产党野战军司令的话也

令观众掌声不断：“自己一个人过舒

服日子不行，得让天下的百姓都过

上舒服日子。”这台话剧，表达的正

是民心所向，因而也微言大义地传

递出文化之美、哲理之深。

全剧是在舞台中央古戏台上唱

一出《牡丹亭》而结尾——这既是话

剧开放式结尾，也通过戏曲写意手

法——让逝去的人围着戏台走一

圈，交代了剧中人的命运。战争暂

告段落，凛冬将至，白茫茫一片大地

真干净。

顶天立地间，唯有一台戏——

《惊梦》。


